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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市场与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 *

叶 锦 花

摘 要：明中叶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目的、方式及范围变化与国家财政、地方市场变迁密切相关。正统、

天顺朝，福建产盐管理的重心在盐场，运司系统收盐、供应盐商开中，以满足国家实物财政需求，并利用直接干

预盐场食盐生产要素投入和食盐供应的办法解决盐政运作中出现的产盐量过多、盐商不愿报中等问题。然而

相关措施与市场逻辑相违背，成效有限。此后福建官府逐渐将盐课改折，促使盐课与食盐及其市场脱离关系，

盐课司以征收米粮或白银形式的盐课为管理重心，而放任食盐生产。嘉万年间，国家财政白银化且压力大，为

获取白银，福建官府将场外盐生产视为新财源，并利用产盐地既有条件，灵活收税。如漳州府产盐县随粮带征

盐坵税，泉州府各盐课司征收坵盘税，而福宁州细盐生产则由盐商代管。制盐管理范围扩大，而官府也不再直

接干预食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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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对食盐生产和供应的控制一直是贡赋经济与国家权力体系的重要一环①，因而明王朝

重视食盐生产管理，而其重要性也激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相关研究涉及盐场管

理体制，灶户的编佥、组织、赋役，盐课征收、配给，以及食盐生产资料等方面的制度规定，部分亦分析了

制度的推行状况及其变迁②。近年来，部分学者在对明清时期盐场地区区域史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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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管理制度在具体区域的运作、变迁及其影响①。现有成果揭示了明中期盐场制度变化与财政体制转变

及商业发展等因素相关，而甚少关注食盐市场对食盐生产及其管理的影响。明代食盐流通是贡赋经济

体制的重要构成，其运作既受贡赋体制影响，但又采用了市场化的形态，与市场机制密切相关。故对食

盐生产及其管理的探讨既要重视贡赋体制，又不能忽略对食盐市场的考察。另外，既有研究所涉及到的

食盐生产管理侧重于盐场管理。然而，盐场并非明代食盐生产的全部地方。明初以降，国家在产盐规模

大的地方设置盐场，而盐场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产盐②。场外盐生产往往得到地方官府的默认，部分至明

中期被纳入国家食盐管理体制。在现有研究中，场外制盐或被视为盐政体制败坏的体现，或不被纳入盐

政体制考察范围。实际上，场外盐与场盐并存，一同构成具体区域内食盐市场的供给，占有市场，并影响

着区域内食盐市场价格及官盐市场，故而是我们掌握食盐市场及盐政制度在地方上的运作不可忽视的

因素。而分析国家对场外盐生产的态度和策略也更能全面揭示国家盐政管理框架和演变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福建盐区为研究区域，关注福建场盐、场外盐的生产与管理，结合国家财政体

制、具体时空下国家和地方财政需求，以及由场内外盐共同构成的福建食盐市场等因素，考察正统至万

历年间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目的、范围和具体方法的演变，分析管理模式变迁背后的财政、市场逻辑。

一、正统至正德朝以盐场为重心的管理及其调适

明初，国家在福建设置盐场，包括在福州府福清县设牛田、海口二场，在兴化府莆田县设上里场，在

泉州府惠安县设惠安场，在晋江县设浔美和 州二场，在同安县设浯州场，共七场。七场各设盐课司，派

遣场大使管理食盐生产、征调本色盐课（即食盐）。所征盐课主要用于计口给盐，宣德以降开中次数逐渐

增多。此食盐生产管理体制与明初实物财政运作相适应。通过计口给盐法，官府获取盐粮（钞），而通过

开中法运作让商人运粮草到指定的粮仓，则可满足九边或其他地方的粮草需求。此二法顺利运行的关

键是官府掌握食盐。不过，虽然明初福建建立盐场专管体制，但是各场没有形成严密的监督食盐生产的

管理体系，民间生产食盐的环境较为宽松。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明初以降福建上三场（即牛田、海口和上

里等三场）逐渐改煎为晒，降低制盐成本，提高食盐生产力；而元末已采用晒盐法的下四场（即惠安、浔

美、 州和浯州等四场）也出现盐大户整改产盐地的现象③。

需要指出的是，开国初福建都转运盐使司所辖盐场并不涵盖盐区内所有产盐地。福建大部分濒海

地区都能产盐，“闽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濒海，盐所从产”④。因地理空间上距中央王朝较远，国家对福

建的控制力相对薄弱，又因早在元代福建就有许多地方采用晒盐法，海水能到达的地方多能晒盐，产盐

地分散，而各地生产规模有大小之分，官府控制所有产盐地不仅不容易，且成本高，故福建运司设场对产

盐规模大的地方加以管理，其他地方则放任之。七场之外仍有产盐区，如产盐历史悠久的漳州，元朝时

① 吴滔：《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学术研究》2012年第 5期；徐靖捷：《盐场与州县——

明代中后期泰州灶户的赋役管理》，《历史人类学学刊》2012年第 10卷第 2期；郑振满：《明代金门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以盐政改革为中心》，《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 11卷第 2期；叶锦花：《亦商亦盗：灶户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

沿海地方动乱》，《学术研究》2014年第 5期；李晓龙：《环境变迁与盐场生计——以明中后期广东珠江口归德、靖康盐场为

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 2期；杨锐彬、谢湜：《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安徽史学》2015
年第2期；李晓龙：《明代中后期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与赋役制度变迁》，《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

② 明初以降濒海人群在既有食盐生产地以外另外砌筑的、官府没有登记在册的制盐场地，本文简称“场外”，场外

所产食盐称为“场外盐”。与之相应，明初就登记在册籍的食盐生产地，本文简称“场内”，称场内所产食盐则为“场盐”。

③ 叶锦花：《洪武至宣德年间福建盐政运作与食盐产销秩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期，第176页。

④ 王慎中：《遵岩集》卷 8《记·盐政刻石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7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 157
页上。“下四郡”指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四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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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吴惯、中册、木椟三场，后因生产规模较小而于元末被裁①，入明亦不设场。不过，食盐生产没有停

止，龙溪、漳浦等濒海县份都产盐②。在福州府，福清县以外的地方亦产盐，明朝开国初曾在宁德县设盐

场，后在当地士绅陈宗孟等的反对下，于永乐年间废除③。盐场虽废，制盐依旧，直到明中期宁德仍采用

煎盐法，“福清、兴化之盐俱日晒成，独福宁、宁德用火熬汁”④，且因所煎食盐颗粒在体积上比晒制而成的

盐细，而被称为“细盐”⑤。

嘉靖朝之前，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重心在盐场，场外盐由民间自产自销。然而，场外盐与场盐一样，

共同构成福建食盐供给，影响福建官盐市场，左右食盐生产管理及其变迁。而国家及地方财政需求往往

是促进明中期福建食盐管理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

（一）直接干预盐场食盐产销及其失败

宣德、正统年间，福建盐政运作出现商人不愿报中下四场盐引，而上三场改进制盐技术扩大产能等

问题，正统、天顺年间福建相关官员在开国初确立的财政和盐政体制下寻找解决办法。他们在坚持各场

既定盐课额、本色盐课及开中法等制度前提下，调整食盐产销制度在福建地方层面的运作。具体办法是

利用行政手段干预食盐供给及食盐生产要素投入。然而此类措施与市场逻辑相违背，成效有限。

宣德以降，福建开中次数逐渐增多。卜永坚指出开中法作为财政制度，在原则上不以超经济的强

制，而以自愿的交易来得到收入。政府要确保有人参加开中，在制定开中法盐米兑换价时，必须把参加

者的所有成本计算在内，还必须确保参加开中者有利可图⑥。实际上，开中法的运作依赖市场力量还体

现在商人能够根据食盐市场的具体状况选择是否报中、报中哪个盐场的盐引及行盐地，具体而言，他们

可以通过挑选纳粮官仓来选取支盐场份，在完成相关手续，支到食盐以后，亦可在指定的行盐区内选择

盐利丰厚的地方销售食盐⑦。

在市场的作用下，同一个行盐区内不同地方对盐商的吸引力不同。一般而言，离产地远的供销地最

为关键，因为商人在那获利最巨，国家得税最多⑧。而各场官盐受盐场所在位置、交通条件、潜在市场范

围及食盐品质等因素影响也拥有不同的竞争力，其中竞争力强的更受商人青睐。就福建而言，宣德、正

统年间，福建盐引的行盐地为本省，而盐商一般都喜欢将食盐运到距食盐产地远的地方销售，如延平、邵

武、建宁和汀州等山区府县，这些地方食盐市场大，盐利高。与之相反，在靠近食盐产地的地方，如福州、

① 杨培娜：《滨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粤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70页。

② 弘治《八闽通志》卷 26《食货·漳州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7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698页

下；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疏》，虞浩旭主

编：《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第223页。

③ 弘治《八闽通志》卷 72《人物·福宁州·士行·国朝·陈宗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78册，第 588页下；嘉靖

《宁德县志》卷4《人物·士行·本朝·陈宗孟》，《福建文史丛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228页。

④ 万历《福宁州志》（史起钦修）卷 1《舆地志·土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33册，北

京：中国书店，1992年，第36页。

⑤ 王守基：《盐法议略》卷2《福建》，光绪十二年刊本，第19页。

⑥ 卜永坚：《盐引·公债·资本市场：以十五、十六世纪两淮盐政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 4期，第90页。

⑦ 盐商可根据市场选择支盐场份，是有些盐区或盐场支盐的商人多，盐课不足支配，有些则支盐商人少，盐课积压

严重现象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正统年间开始，朝廷被迫采取兑支、搭中、兼中等办法解决商人支盐不均的问题。关

于兑支、搭中、兼中措施的推行，可参见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刘森辑译：《徽州社会

经济史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254—257页。

⑧ 参见杨久谊：《清代盐专卖制之特点——一个制度面的剖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7期，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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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泉州和漳州等濒海府县，濒海人群或自制食盐，或向灶户购买私盐，而不必向盐商购买官盐，故官

盐市场小。福建运使何思赞就指出：“其产盐所在原有七场，系福兴泉漳四府地方，滨海之民，家可晒盐

自食，或市诸附近灶户，故官盐难行。”①不仅如此，靠近产盐地的地方食盐价格低，盐利亦低，史载：“闽地

最小，而负海之州郡五，既为盐所自出而贾利薄。”②

传统时期的食盐运输有陆运、水运等多种选择，而食盐的特质决定了大规模的水运成本最低。在福

建境内，入海口在福州府的闽江流域不仅水流量最大，而且支流多，能直达延建邵三府许多地方；而泉州

府境内的晋江等流域水流量较小，流经地方亦少，无法直达延建邵的诸多地方。故闽江流域是各场食盐

到延建邵三府的最佳路线。食盐通过闽江流域进入延建邵三府的成本则视盐场到闽江口的距离而有高

低之别。其中，浔 浯三场距离闽江口最远，成本最高，惠安场次之，成本次之，上三场最近，成本最低③。

另外，七场食盐到汀州府则以入海口位于漳州府的九龙江最为便利，就此路线而言，浔 浯三场因距离

近而有优势，然此线路的官盐难以与来自漳州、广东饶平的私盐竞争④。

福建盐区内食盐生产地、行销地分布状况、境内交通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七个盐场中，下四场，特

别是浔 浯三场，官盐市场竞争力低。另外，商人完成报中浔 浯三场相关程序不仅相对麻烦，而且成

本相对高。盐商报中福建盐引，需先到位于省城的运司换取盐引，然后下场支盐，运司与盐场之距离，上

三场最近，惠安场次之，浔 浯三场最远，时间和金钱成本也最高。因此，商人不愿报中下四场，特别是

浔 浯三场官盐，“浔美、浯州、 州水道不通延建等府，而报中之商极少”⑤。浯州场士绅蔡献臣亦称：

“矧上三场通舟行盐之地广，下自福兴，上至延建汀邵，故商贾辐辏，而盐利多，下四场通舟行盐之地狭，

仅仅行于本府，而漳又自有南盐，故商贾不至，而盐利薄甚，且积久而耗餂矣。”⑥

商人不愿报中，国家要求的通过开中满足边方军饷及其他地方的贡赋需求则无法及时实现。为解

决此问题，正统三年（1438）福建运司推行搭中法（搭配支取法、兼中法），规定报中福建盐引的商人，70%
的盐引到海口、牛田、上里、惠安四场支取，30%到浔美、 州和浯州三场支取⑦。此法运用制度手段调整

福建各场食盐供应，强迫报中福建盐引的盐商前往浔 浯三场支盐。

面对上三场改煎为晒提高产能的问题，福建运司不是根据现有生产水平增加各场盐课额，而是利用

行政手段减少制盐劳动力、增加制盐者应纳课额。天顺元年（1457），福建官府将上三场盐课分为依山盐

引和附海盐引两种，前者约八成，后者约二成，将灶户分为依山灶户和附海灶户，名义上依山灶户负责依

山盐引，附海灶户承担附海盐引，实则要求附海灶户除承办附海盐引，还代替依山灶户办纳依山盐引。

①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上《规画志·条议西路·运使何思赞议西路盐法》，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

刊》第1辑第2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527页。

② 曾异撰：《纺授堂文集》卷 1《序·送运副周公归飬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6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482页下。

③ 叶锦花：《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 1
期，第173—180页。

④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疏》，《天

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22—223页。

⑤ 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续志·福建都转运盐使司通知伍典条议盐法事宜》，虞浩旭主编：《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

本丛刊》第10册，北京：线装书局，2010年，第586页。

⑥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 3《下四场增课议（代何二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6辑第 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50页。

⑦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布政使孙昇等奏为停积盐课略节（正统八年）》，《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

本丛刊》第10册，第192—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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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灶户不产盐，不缴纳食盐，而向附海灶户提供白银形式的代办费①。

为确保依山、附海灶户顺利合作，天顺元年改革后，上三场各盐课司调整了盐场组织。利用晒盐之

“埕”组织附海灶户，各埕设“埕长”②，令埕长催征本色盐课、带管普通附海灶户应役，处理与依山灶户相

关事宜；而既有的团组织演变为依山灶户独有的组织，仍设总催、团首，“依山者谓总催、团首，附海者谓

秤子、埕长，其曰总催、秤子即民中之里催也，曰团首、埕长即民中之甲首也”③。总催、团首向依山灶户催

征白银，转交给附海埕长，埕长将白银散发给附海灶户。

不管是搭中法的推行，还是依山、附海灶户的划分，都是福建官府在坚持各场盐课额、本色盐课及开

中的基础上，对具体盐场出现的问题进行地方行政层面的调整，然而却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关措

施忽略市场机制对食盐产运销的影响，也没有根据食盐市场的实际状况调整盐业计划。搭中法不仅没

有考虑各场官盐的市场状况，而且提高了盐商支取官盐的成本，故盐商仍不愿前往浔 浯三场支取食

盐④。而对上三场盐引及灶户的划分则是利用行政手段减少制盐劳动力，进而控制食盐生产总量，然而

明初以降食盐生产者就不一定是灶户，对灶户的划分不能掌握地方全部制盐者，且福建运司没有采取相

关措施保护制盐者制盐、禁止非制盐者制盐，故民间制盐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

（二）征收定额盐课与放任生产

在既有盐政框架下进行的行政干预没能获得预期成效之后，福建官府开始将盐课改折，促使盐课与

食盐及其市场脱离关系，并将盐场管理重心转向米粮、白银征收，而放任食盐生产。此过程与福建食盐

市场密切相关，也是国家财政白银化的一个构成。

正统八年（1443），福建布政司为了解决盐课积压问题，也为了给泉州府沿海卫所寻找稳定的军饷来

源，奏准盐课积压最严重的浯州场盐课全部折米，盐课积压次严重的浔美、 州二场盐课七成折米，每盐

一引折米一斗，盐折米充作泉州沿海卫所军饷。正统十三年（1448），浔美、 州二场盐课也全部折米，折

例、用途如前。嘉靖年间，该三场盐课先后折银⑤。

浔 浯三场盐折米（银）由各场盐课司征收，由总催、秤子等盐场职役通过盐埕组织向灶户催征。盐

课摊入灶户丁米，丁米有明确纳税科则。盐课与盐册登记的灶户丁米有关，而与食盐生产、销售状况无

直接关系。以征收盐课为主要职责的盐课司转而征收盐折米（银），而放任食盐生产⑥，既不管灶户是否

制盐，也不禁止其他户籍人群制盐。盐课改折除改变浔 浯三场管理逻辑和方式，还因盐课处理方式变

化而影响了惠安场官盐市场。折米后，运司除规定浔 浯三场食盐销售于漳泉二府、禁止用船运输外，

无盐商、盐额、运销路线等方面的限制。此外，正统九年（1444），国家将九龙江沿线的柳营江批验盐引所

改成普通的巡检司⑦，正统十一年（1446）裁撤泉州浯浦渡批验盐引所⑧。漳泉二府无专门机构管理食盐

流通，民间很快突破限制，沿着九龙江水运漳泉二府食盐到汀州、延平等府销售，“夫漳州所属八邑，滨海

① 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 11《户纪五·盐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321页；《明武宗实录》卷 40，正德

三年秋七月丙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940页。

② 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11《户纪五·盐课》，第321页。

③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5《文翰志·记叙·兴化府盐课记（康太和）》，《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9
册，第183页。

④ 叶锦花：《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 1
期，第173—180页。

⑤ 万历《泉州府志》卷7《版籍志下·盐课》，1985年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万历本整理编辑影印，第13页b。
⑥ 叶锦花：《亦商亦盗：灶户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沿海地方动乱》，《学术研究》2014年第 5期，第 107—

115页。

⑦ 《明英宗实录》卷116，正统九年五月癸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2351页。

⑧ 《明英宗实录》卷137，正统十一年正月丁亥条，第2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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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三，负山者五，与延、汀二府通道，而柳营江原设批验所以通官盐，后改所为巡检司，故浔、 、浯州、东

板、盐埕、竹屿等场团盐，私行甚盛”①。浔 浯三场食盐运销无需开中手续，省去开中成本，而场外盐连

生产税都免，成本都比惠安场官盐低。此外，非官盐的品质比官盐高②，更受消费者青睐。故惠安场官盐

市场竞争力难敌漳泉二府其他食盐，商人不愿报中，盐课积压。弘治十六年（1503），巡按福建监察御史

陶煦指出惠安场额办盐课“自洪熙元年起至今推［堆］积黑盐一十万余引”③。

为处理盐课积压问题，陶煦奏准：其一，加大搭派额度，将报中福建的商人到惠安场支取食盐的比例

提高到报中盐引的一半，以加速运销已积压之食盐。其二，从弘治十六年开始惠安场盐课全部折银，盐

课每引征银 7分④。惠安场额盐 7，352引，共折银 514两 6钱 5分，由场大使征收后解运司贮库，由运司起

解户部缴纳，以接济边用⑤。

折银后，除积压盐引搭派外，惠安场食盐生产、供给与流通的相关制度与浔 浯三场一致。盐折银

亦摊入灶户丁米中，与盐册登记的灶户丁米有关，而与食盐生产、流通脱离关系，故盐课司以征收白银为

重任，而放任民间食盐生产。与浔 浯三场不同的是，惠安场盐折银起解户部，直接关系运司政绩，故运

司更为重视⑥。该场废除仓埕组织，形成团组织，包括西湖前坂团、庭边乔浦下洋东团、下洋西柯栊林内

团、上仓坂西团、下仓下坂团等五个团，由团组织负责催征盐折银⑦。至此，福建运司在实际上放弃对漳

泉二府食盐生产和流通的管理，时人称福建七场“而名存实亡，已去其半矣”⑧。

运司系统对泉州、漳州食盐产销的放任影响着上三场官盐市场。漳泉二府的食盐走私汀州、延平、

邵武和建宁等府，“尤溪、永安、沙县、大田、将乐、顺昌、建宁皆兴泉私盐，由永春、德化县地方可通”⑨。走

私量大，“据商人刘銊等告称：江东桥河，一路透四［西］溪等处，每日可去盐一万斤，一路透兆［北］溪至华

封公馆等处，每日可去盐五万余斤”⑩。二府食盐进入延建邵汀四府，影响上三场官盐销售，故时人评价

下四场盐课改折后，“而引之剪支废矣，坵盘晒盐，私贩四出，延建之境仼负相望，西路官引人为壅遏。始

则便商，因以便灶，终则病课，且以病商矣”􀃊􀁉􀁓。

不仅漳泉食盐走私福建山区，兴化、福州二府也有大量私盐透越延建邵等府。虽然天顺元年，福建

官府想通过灶户划分限制劳动力投入，但是效果有限。兴化、福州二府民间自由制盐，“福州府所属如福

① 《明世宗实录》卷409，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丙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7140页。

② 嘉靖《惠安县志》卷7《课程·盐课》，廖鹭芬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页b。
③④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陶煦题为分豁盐课略节（弘治十六年）》，《天一阁

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195，195—196页。

⑤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8《课程志·额派》，《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8册，第251页。

⑥ 浔 浯三场盐课直接由各场征收后解泉州府，由泉州府散给沿海卫所官兵，运司仅负责通关，“原议征解泉州府

支给永宁卫所官军月粮，本司只据完掣通关缴报”。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续志·福建都转运盐使司通知伍典条议盐法

事宜》，《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570页。

⑦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1《区域志·产盐场滩》，《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7册，第605页。

⑧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3《艺苑文辞·策文·福建己酉试士策问盐政答曰》，《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

本丛刊》第10册，第464页。

⑨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上《规画志·条议西路·运使何思赞议西路盐法》，《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
辑第28册，第533页。

⑩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疏》，《天

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25—226页。

􀃊􀁉􀁓 周昌晋撰：《福建鹺政全书》卷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58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 857—
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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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罗源县系濒海产盐之地，各家自能煎盐”①，该二府所产食盐远超课额，“大约附山带海之地滨海置场

晒盐为生，其力易于煎卤，而所产当数倍于额盐”②。灶户余盐及场外盐通过闽江流域运到延建邵各府，

“福清县并兴泉漳三府地方，临海居民俱以煮海为盐，人人得以私贩，或用大船，或使小艇，满载驾泊镇

（闽安镇）外，交通本镇，或南台、洪塘、竹崎等处贩徒为之棚主，夤夜透越过镇，至柑樜、候官等处湾泊，招

引竹崎并邵武古田、茅寮街等处贩徒接买，深阻西路官课”③。“兴化私盐路由仙游县通入尤溪县，而出尤

溪港口，卖与延建邵三府贩客。”④另外，弘治初年运司要求盐课司征收代办费并起解运司，由运司付给盐

商购买依山盐引的改革之后⑤，盐商直接向附海灶户购买依山盐课，得以合法地与灶户交易，方便其与灶

户建立关联，进而走私。

来自福宁州（原属福州府，成化二年升为福宁州，下辖宁德、福安二县）的食盐大量进入建宁府。明

初，福建运司在宁德设峬村批验盐引所，正统十一年废除之⑥，此后当地所产食盐自由运销。闽东商人通

过穆阳溪、霍童溪将细盐运往建宁府，该府政和、松溪和寿宁等县主要消费细盐⑦，以及通过福宁州运输

的福清私盐，“松溪、政和、寿宁各县皆福清私盐，由宁德县水漈福安县穆洋斜滩可通”⑧。

各类食盐抢占官盐市场，导致官盐滞销，“及查延建邵所属尤溪、永安、沙县、大田、松溪、政和、寿宁、

建宁各县递年亦无商人行盐，以致各县并无销引”⑨。为了保证官盐销售，正德二年（1507）整理盐法道右

都御使张宪试图扩大福建官盐市场，称“江西三府（广信、建昌、抚州）与福建接壤，往往私贸福盐”，奏请

“将福兴漳泉四府盐借行于江西广信、建昌、抚州三府发卖”⑩。然而，朝廷没有批准该奏请，福建食盐市

场仍为福建本省。

正德三年（1508），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罗善指出，上三场“以行盐地狭，报中者少，三场见积银九万三

千六百五十两有奇，自后每年仍有八千三百六十三两之数”􀃊􀁉􀁓，建议将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积压下的依

山盐课代办费共 76，930两解运户部，供应边饷，并免除这部分银两对应的依山盐引开中􀃊􀁉􀁔。户部因盐引

积压直接影响边饷供应，且当时以白银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逐渐建立起来􀃊􀁉􀁕，而要求福建运司将所有

积银起解户部，对应的盐引不必开中，规定以后依山灶户缴纳的代办费全部解运北京，依山盐引“免其开

中”􀃊􀁉􀁖。经过此改革，依山盐课在本质上白银化，与食盐脱离关系。

至此，福建运司盐课总额中约 94%改折，仅剩 6%左右仍征本色盐课􀃊􀁉􀁗。就上三场而言，约 80%的盐

课征银，约 20%的盐课仍征本色，盐课司调整盐场盐仓设置以便收盐􀃊􀁉􀁘，同时加强盐场走私防御工作，

“严产场私晒之禁，而塞其源”􀃊􀁉􀁙，在牛田、海口二场设置缉私队伍，牛田四名，海口十名􀃊􀁉􀁚，而不再直接干预

①③④⑧⑨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上《规画志·条议西路·运使何思赞议西路盐法》，《稀见明清经济史料

丛刊》第1辑第28册，第531—532，537—538，538，533，532页。

②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续志·福建都转运盐使司通知伍典条议盐法事宜》，《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 10册，

第584页。

⑤ 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11《户纪五·盐课》，第322页。

⑥ 《明英宗实录》卷137，正统十一年正月丁亥条，第2725页。

⑦ 民国《政和县志》卷9《赋税·盐法》，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⑩ 《明武宗实录》卷28，正德二年秋七月庚午条，第732—733页。

􀃊􀁉􀁓􀃊􀁉􀁔􀃊􀁉􀁖 《明武宗实录》卷40，正德三年秋七月丙午条，第940，940，940页。

􀃊􀁉􀁕 ［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80页。

􀃊􀁉􀁗 福建七场岁办盐课 105，340引，惟附海盐引征收本色盐课，由商人开中，每年开中盐引为 6，664引零，由此算得

福建约6. 3%的盐开中（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3《宦职题名·兵部尚书半洲张经譔运司题名记》，《天一阁藏

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429页）。

􀃊􀁉􀁘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8《课程志·额派》，《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8册，第249—251页。

􀃊􀁉􀁙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15《文翰志·记叙·南台政记》，《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9册，第178页。

􀃊􀁉􀁚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6《经制志·条例·巡缉私贩》，《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8册，第 130—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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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食盐生产。

二、嘉万年间场外盐生产管理

正统至正德年间，福建官府对食盐生产的管理范围限于盐场，嘉靖朝以降则逐渐扩大到场外地区。

此与嘉万年间国家财政转型及财政需求密切相关。明中期，伴随一系列制度改革渐次展开，国家运作越

来越依赖白银，而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北边防御蒙古卫所兵制向镇戍体制转化，屯田粮、

民运粮、开中法等旧有粮饷供应体制也日见支绌，九边兵饷越来越依赖户部的京运年例银。嘉靖中期以

降，随着北边军事危机加剧，边臣奏讨不断，户部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①。另一方面，嘉靖朝中期以

来，东南沿海倭乱频仍，平定动乱所需军饷剧增。然而，开国初期所确立的赋役项目在逐渐折银化的同

时，也逐渐定额化，难以随意增加，既有赋役项目无法满足国家和地方剧增的财政需求。

故寻找新税源成为解决财政困境的主要出路。明中期发达的商品经济逐渐成为新税源，并出现“与

其取之于农，不若取之于商”②的观点。在福建，原本没有被纳入专卖范围的食盐市场及场外盐生产逐渐

被视为财源。一方面，福建运司逐渐将专卖制度推广到近海地区，嘉靖十五年（1536）在福宁州设黄崎分

司，将福宁州纳入专卖区③；嘉靖二十六年（1547）在福州建立南港分司，逐渐将福州府省城附近及近海岛

屿纳入专卖区④；嘉靖三十三年（1554）开始讨论如何管理漳泉二府食盐运销，征收盐税，至万历三年

（1575）设漳泉分司专管二府食盐运销⑤。另一方面，福建运司开始向场外盐生产征税。鉴于之前直接干

预场盐生产的失败及财政的匮乏，福建没有另设食盐生产专管机构，而利用既有机构及商人加以管理和

征税，在不增加管理及收税成本的前提下，增加白银收入。在漳州由县官向食盐生产地征收盐坵税，在

泉州则由盐课司向私盐生产地收坵盘税，而福宁州则由承包该州细盐运销及盐税的盐商代管食盐生产。

与盐场的管理不同，嘉靖朝以降福建对场外盐的管理是向食盐生产行为或生产资料收税的行为，依据的

是制盐活动而非户籍名色。

（一）漳州府各县勘丈盐坵与盐坵税随粮带征

福建境内，最先对场外盐生产征税的是没有设置盐场的漳州府漳浦县。嘉靖二十六年，为了弥补因

连续三年饥荒引发的税粮征收问题，漳浦县勘丈用于生产食盐的盐坵，向盐坵征税⑥。是次勘丈，漳浦县

各地盐坵通计 12，324坵，其中，方一丈者 11，267坵，每坵征银 3分，七八尺者 1，057坵，每坵征银 2分，每

年共征银359两1钱5分。此税目被称为“盐坵税”，除补虚粮银 42两有奇，还剩银316两有奇⑦。

漳浦县征收盐坵税的做法在倭乱的背景下，被加以推广。嘉靖三十三年户部郎中钱嘉猷到福建清

理盐法。钱氏肯定了漳浦县盐坵税之征，强调“将漳浦所属潮东等处盐地照前勘过坵数输纳课银，就委

① 黄壮钊：《明嘉万财政与〈万历会计录〉之修撰》，《读书不肯为人忙：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论文选

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248—270页。

②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疏》，《天

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21页。

③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3《秩司志·公署·黄崎分司》，《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8册，第8页。

④ 黄国信、叶锦花：《食盐专卖与海域控制——以嘉万年间福州府沿海地区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2年第3期，第101—108页。

⑤⑥ 叶锦花：《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

2期，第11—18页。

⑦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天一阁藏明代政

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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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管粮官带征”①，与此同时将该做法上奏朝廷。经过一番讨论，户部要求进一步清丈漳州府盐坵，以增

加盐坵税收入，“仍将漳浦县埭田坵数，亦要委能干官二员，申详本司批定一员，前去重勘，实增银两”②。

在户部的要求之下，福建官府不仅再次勘丈漳浦县盐坵，盐坵税由每年 359两有奇增加到 386两有奇，而

且清丈了漳州府诏安县的盐坵，确定该县每年征收盐坵银 129两有奇③。至万历三年，“漳、诏二县盐坵

税银，俱听运同督征、掣取、通关、缴报。各税银按季解赴运盐司收贮，如兵兴则存留备饷，事宁解部济

边”④。因漳州无盐课司，固盐坵税由盐坵所在县随粮带征，即由县通过里甲组织征收。

（二）泉州各盐课司征收坵盘税

正统朝以降，官府放任泉州食盐生产，嘉靖三十三年，钱嘉猷到福建清理盐法时，泉州知府董汉臣、

推官袁世荣就如何管理泉州制盐提出建议。针对明中期泉州境内“盐斤全在坵盘所产，而坵盘比旧亦多

损益”⑤、“但各场所晒盐斤藉以办课为名，散卖贩徒，而泉漳二府各属县人民概得私盐食用，以故灶户于

旧额坵盘之外，与非灶丁者私设开晒甚多，绝无课税归官”⑥的现象，董汉臣等建议清查晒盐坵盘，区分

“旧额”盐埕和非“旧额”盐埕。明初已有的、已登记在册的盐埕为“旧额”盐埕，即盐场盐埕，“旧额”之外

的盐埕为私埕，“不系灶户额地，私自开晒者”⑦，即场外盐埕。鉴于灶户在“旧额”盐埕上生产食盐已纳过

盐课⑧，在场外盐埕上生产的食盐没有纳税，董氏等呈请向场外盐埕所产食盐征税，“其各场私设盐埕不

在旧额内，亦宜尽数查出，一例纳课，每盐一引比照折米事例，加倍起科”⑨。新增坵盘由盐课司登记，新

增盐税由盐课司征收，民间纳税则允许生产，不纳税则不得生产，“该场籍记征纳，以增课程，庶得适均，

如有不愿输办，就行掘毁，不许开晒，庶使正余二课无妨”⑩。商人前来买盐时，先在盐课司纳税，再购盐，

“行盐地方有附近 州、浯洲二场者，有附近浔美、惠安二场者，宜就产盐之地，以重招商之法，以严私贩

之科，不必设立盐厂，只就四场之中，严行官吏各照所辖盐场埕团立为十冬催办，分旧课、新税两项，各自

催征，编定充商姓名，打造一式船只，听其就场告引，但宽税引之银，每盐一引四百斤，止税银二分，先纳

在场，方行给引。”􀃊􀁉􀁓户部允准，并要求将所征税银解部，“其各场私设盐埕起科纳课，每年所增课银，同上

里等场课银一并依期解部，接济边储”􀃊􀁉􀁔。“旧额”之外的盐埕的出现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对这些盐埕所产

食盐征税意味着官府认可市场调节制盐业，并对市场调节的经济成果征税。然而，此法因泉州士绅反对

而最终没有推行，史载：“邑人御史吴从宪言诸当道，悉尼不行。”􀃊􀁉􀁕

如何更好应对泉州府食盐生产并从食盐生产中获税？嘉靖朝至万历初年，经历朝廷、福建各政府之

间多次讨论、博弈􀃊􀁉􀁖，最终福建运司于万历三年在泉州设漳泉分司􀃊􀁉􀁗，分管漳州、泉州二府盐政，规定漳泉

二府实行“招商抽税”法􀃊􀁉􀁘。与此同时，福建巡按御史刘尧诲放弃董汉臣的措施，仿照漳州漳浦、诏安的做

①⑤⑩􀃊􀁉􀁓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亲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

疏》，《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24—225，217，219，218页。

②􀃊􀁉􀁔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天一阁藏明代

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40，230页。

③④⑦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3《奏议志·疏略·奏设漳泉分司》，《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8册，

第437—438，440，440页。

⑥ 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续志·福建都转运盐使司通知伍典条议盐法事宜》，《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 10
册，第594页。

⑧ “旧额”盐埕是明初灶户办纳盐课的盐埕，随着盐课改折，“旧额”盐埕所产食盐应纳盐课已摊入灶丁、田地。

⑨ 童蒙正、林大有纂修：《福建运司志》卷 2《户部郎中钱嘉猷题为钦遵明命条陈盐法事宜以助边计缺乏事疏》，《天

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第10册，第219页。

􀃊􀁉􀁕 万历《泉州府志》卷7《版籍志下·盐课》，第156页b。
􀃊􀁉􀁖􀃊􀁉􀁗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3《奏议志·疏略·奏设漳泉分司》，《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8册，第

428—436，453页。

􀃊􀁉􀁘 叶锦花：《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 2
期，第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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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要求勘察、丈量泉州晒盐坵盘，向场外盐埕征收土地税。其曰：“（下四场坵盘）或系新涨海滩及民粮

田亩，应合委勘，分别照依漳、诏二县事体，一例征课。”①与漳州府盐坵税由知县负责不同，泉州府因设

有盐场，故食盐生产税由盐场负责，泉州四场按要求清丈晒盐坵盘并确定征收则例，其中，浯州场“将

晒盐坵盘分则清丈，每方一丈，上则六厘，中则五厘，下则四厘，共征税银八十六两”②。泉州坵盘税与

盐课一样都由盐课司负责，由总催催征，“赘之以场官，重之以总催”③。所征税银“与各场额课，漳、诏

二县盐坵税银，俱听运同督征、掣取、通关、缴报。各税银按季解赴运盐司收贮，如兵兴则存留备饷，事

宁解部济边”④。此项税目在泉州称为“坵盘税”⑤，万历八年（1580）漳泉分司裁撤后由泉州府海防同知

带征⑥。

简言之，嘉万年间，为解决州县财政困难、突发性军饷需求等，福建官府通过对漳泉地区生产“私盐”

的盐坵、坵盘清查、勘丈，掌握了民间食盐生产状况，通过征税调节民间食盐生产行为。盐坵税、坵盘税

都不是根据户籍属性确定的土地税，而是源自于人们在土地上进行的食盐生产活动，而将相关税额摊入

土地是为了更好征收。在盐坵税、坵盘税的征收中，福建运司等官府只负责勘查盐坵、坵盘面积，调整征

税额，而没有对多少土地可用于生产食盐，或多少劳动力能够参与食盐生产等方面进行规划，与此同时，

对漳泉二府所产食盐也没有进行行政配置⑦。换言之，嘉靖朝以降，运司加强对漳泉二府食盐生产管理，

清丈盐坵，征收盐税，但盐坵变化、食盐生产规模、产量及流通等则由民间自行决定。

（三）福宁州盐商承包盐税及监管产盐

与向漳州、泉州晒盐土地征税不同，福建运司将细盐运销及盐税承包给盐商，由盐商代管食盐生产。

此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州县官、盐政官员之间，以及官与商之间的博弈密切相关。

前文已指出，明中期福宁地方生产食盐，所产食盐除在本地交易，还运往建宁府销售。而在闽东⑧地

区集散、销售的食盐，除细盐，还有来自福清的大盐⑨。嘉靖十五年之前福建官府没有对其进行管理，亦

无征税，嘉靖十五年在边方动乱、国家所需军饷剧增的情况下，福建运司将从福清到闽东的食盐贸易纳

入开中法专卖体系，招商运盐⑩，不久又规定细盐生产者将所产细盐装船卖给运销大盐的官商，由大盐官

商运到黄崎镇掣卖，“细盐每船装正余盐十五引，听当帮大船商人折引五道，雇船前去彼处收买，到镇（黄

崎镇）掣卖”􀃊􀁉􀁓。此改革限制了细盐运销方式，但没有规定细盐销售及生产额，也没有对细盐生产加以管

理。细盐生产仍为民间自由产业，受市场规律制约。

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倭乱引发国家与地方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福建运使何思赞整顿福建盐政，

①④⑥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3《奏议志·疏略·奏设漳泉分司》，《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8册，

第438，440，456—457页。

② 康熙《同安县志》卷 2《官守志·浯州场盐课司》，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06—207页。

③ 蔡献臣：《清白堂稿》卷3《时务·下四场裁盐场官议（丙寅）》，《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2册，第51页上。

⑤ 万历《泉州府志》卷7《版籍志下·盐课》，第16页b。
⑦ 关于明中叶漳泉二府食盐流通制度，请参见叶锦花《区域经济发展与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以明代福建漳州府

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闽东”指的是今天宁德市濒海地区（主要包括今之福鼎市、霞浦、福安市、宁德市）和福州罗源县范围。该区域

明初时为福建布政司福州府福宁县、罗源县。成化九年（1473）升福宁县为福宁州（直隶州），下设福安、宁德二县。罗源

县仍属福州府（弘治《八闽通志》卷 1《地理·建置沿革·福宁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77册，第 393页上；万历《福

宁州志》卷1《舆地志·建置沿革》，《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第16页）。

⑨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中《规画志·条议东路·运使娄志德议》，《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9
册，第1—2页。

⑩􀃊􀁉􀁓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7《征输志》，《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8册，第190—19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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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食盐消费县水客到各分司承买食盐①。以此为契机，建宁府寿宁县商人为了垄断细盐盐利，向官

府认船纳课，专运闽东细盐，史载：“至嘉靖四十五年，寿宁县商人柳叙民告体柳营港事例，增课一百两，

认船八只，盐通寿宁民食。”②柳叙民的要求获得实现，开启闽东细盐由食盐消费地商人认领运销之端，此

后福安县等地商人继续认领细盐运销，“万历五年，福安县民李元春告体柳叙民事例，增课五十两，增船

四只，盐通福安民食，呈详察院商批允。至万历十三年，杨邦瑞又增课五十两，加船二只，一通寿宁武曲，

一通福安杜口，蒙盐法道柴呈详察院杨批允”③。

盐商认课运销细盐的做法获得福建盐法道④及其他官府高层的支持，却遭到福宁州州县官的反对。

福宁州专卖制度的推行，影响闽东濒海人群生计，扰乱地方社会秩序，万历四十四年（1616）编修的《福宁

州志》就载细盐生产“至如 卤煎盐劬劳万状，濒海细民聊为度日之计，而豪商滑徒交通，势禁绝其生

理，驱为沟中瘠矣，能无烦司牧者之虑乎？”⑤出于地方生计考虑，福宁州州县官多次要求恢复细盐自由贩

卖⑥。然而，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与地方高级官员更在意增加盐税收入，以解燃眉之急，而没有同

意州县的要求。福宁州地方官府转而支持民间走私，万历《福宁州志》载：“黄崎镇隣宁德莒洲山，无可耕

之地，世业私盐，释此不为则盗矣。上司加意宽恤，佯为不知，稍羁縻之。”⑦

在地方官的支持下，细盐走私，与大盐抢占市场，“东路细盐每被灶户私卖，阻塞大盐”⑧，影响盐商销

售食盐及获取盐利。盐商虽得到运司支持，但运司衙门远在福州，运司在闽东地区设置的盐政机构仅黄

崎镇分司一个，“东路八港行盐地方密迩海滨，远隔省会，法网阔疏，私盐易售，全藉黄崎分司驻札其地，

为之弹压”⑨。且运司系统的缉私成本和能力都有限，因而，细盐盐商主要靠自己阻止私盐，他们试图通

过预付资本的办法从食盐生产的源头上控制食盐。乾隆《宁德县志》载：

隆庆末，奸商狼饕百计，仍充细盐官商，将沿海灶户编作五场，每季散银于各灶，每银一钱掯盐

一百六十斤。⑩

据载，隆庆末年官商投资细盐生产，以预付资本的办法控制食盐生产，与此同时将宁德县细盐生产

者编作五场加以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引文将闽东食盐生产者称为“灶户”，然闽东之“灶户”并非户籍上

登记为灶籍的、需要承担盐课的人􀃊􀁉􀁓，而是生产食盐之人；而将灶户“编作五场”，“场”似乎亦可称“盐场”，

然此“场”与上里、牛田等七场不同，无盐课司设置、无场官驻扎，亦无独立于州县的盐课征调职能。此

“场”不是一个行政单位，而是一个方便盐商组织制盐者生产食盐、获取食盐的经济组织。

①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上《规画志·条议西路·运使何思赞议西路盐法》，《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
辑第28册，第527—531页。

②③⑧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7《征输志》，《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8册，第 227，227—228，
229页。

④ 福建盐法道设置于万历六年（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5《宪令志·臬宪》，《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

第28册，第65页）。

⑤ 万历《福宁州志》卷1《物产》，《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第36页上。

⑥ 嘉靖、隆庆年间福宁州地区的知县林时方、知州陆万垓都曾奏免细盐自由运销（乾隆《宁德县志》卷 4《赋役志·盐

课》，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 1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 731页下；游朴：

《重立知州陆公去思碑》，万历《福宁州志》卷9《艺文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第214页下）。

⑦ 万历《福宁州志》卷1《舆地志·镇市》，《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33册，第41页上。

⑨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 14中《规画志·条议东路·改建分司》，《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 1辑第 29册，第

10页。

⑩ 乾隆《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盐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11册，第731页下。

􀃊􀁉􀁓 嘉靖《宁德县志》卷 1《户口·本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46页）载嘉靖十一年户籍分民户、军户、匠

户、弓兵铺户四种。由此可见，该县无灶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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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仅凭预付资本的办法，盐商仍难以完全控制细盐生产。民间在接受预付资本、为盐商生产食

盐之外，仍有能力生产更多的食盐。供应盐商之外的盐被称为“火食余盐”。福建官府没有对火食余盐

的生产加以限制，也没有对其流通进行规范，换言之，火食余盐由民间自由处理，史载：“灶户日夜煎熬给

商之外，剩余升斗名曰火食余盐，挑出换米，于法无禁。”①

明末，为了进一步垄断细盐盐利，盐商以“火食余盐”阻挠国课为理由，要求禁止其自由流通，史载

“商人又以阻挠国课为辞，辄行打夺”②。在盐商与运司协商之后，福建出台新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闽东

食盐生产的管制，史载：

合照条议，令原认商人谢肇兴加造课船一只，建仓各场，尽收课外之盐，于常课二百两外，每岁

再加课银百两，照以小票，一如大盐之式。细盐灶户仍牌行宁德、罗源二县管盐捕官逐一编甲，责令

承领商本，办还盐斤，听商继卖。仍申私贩之禁，责成各州县备查，坐地棚主，如渔仓、新市、陈对峰

姓名最著，责充私盐总甲，每季限获私盐若干，少即责偿，庶公私可别，盘诘不难。③

新政策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强了盐商对闽东食盐生产的管理。一方面，盐商以增加盐课为代价获得

买尽灶户所有食盐的权力。商人谢肇兴每年增加课银一百两，加造盐船一只，在细盐各场建立盐仓，灶

户满足盐商预付资本之外的食盐都归其运输。此规定的推行，闽东所产细盐都必须归盐商运销。另一

方面，要求福建官府协助盐商管理闽东食盐生产。其一，宁德、罗源二县管盐捕官将灶户编甲。其二，各

州县将地方大姓“责充私盐总甲”以缉捕私盐。

此法推行，盐商通过预付资本、建仓收盐等方式掌控闽东食盐生产。盐商成为福建运司认可的食盐

生产的主导者和管理者，而管盐捕官及州县官被要求从灶户组织、缉捕私盐等方面采取措施配合、辅助

盐商对食盐生产的掌控。

简言之，经历福建运司系统、州县系统官员、盐商、细盐生产者之间的博弈，福宁州地方形成福建运

司系统只管盐商、向盐商征税，将食盐生产交付给盐商，且要求盐官、州县官配合和支持盐商的管理体

制。在此管理体制中，收税、对盐利再分配进行调整等经济手段成为官方的主要管理手段，灶户编甲、缉

私等行政手段则是为了配合盐商管理而采取的辅助性策略。细盐盐商只要每年向运司缴纳定额的盐税

则可，具体预付多少资本给细盐生产者、要求灶户生产多少细盐等则可根据市场情况加以调整。明中后

期，闽东食盐市场大，盐商增加生产投入，细盐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万历年间，闽东煎熬食盐的地方有七

处，包括罗源之鉴江，宁德之漳湾、港尾、青山、门下，福安之濑屿、郑湾④，至天启年间增加到十四场，包括

福宁州长腰场，罗源县鉴江场、路角场、横楼场等三场，宁德县漳湾上场、上中场、下中场、黄坑下场、港尾

上场、下场、门下场、郑湾场、濑屿场、青山东鸟屿场、西鸟屿场⑤。

结 语

综合上述，正统至万历年间，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都发生变化。国家管理福建食

盐生产的目的经历了利用开中法让商人运送粮草满足边镇等地方粮饷需求到户部征收白银再统一支配

的转变。与之相应，正统、天顺朝直接干预食盐生产、供应的产盐管理办法，在盐课改折后转变为只征税

而不过问食盐生产，再到嘉靖朝以后变成以征税为主要手段的间接管理。嘉靖朝以后，管理范围也从盐

场扩大到场外盐生产，管理办法则由盐政系统专管转向利用州县、盐商管理，食盐生产税征收对象除灶

户，还包括了场外盐生产活动或生产资料，而不再考虑户籍名色。

①② 乾隆《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盐课》，《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11册，第731页下，731页下。

③④ 江大鲲等修：《福建运司志》卷7《征输志》，《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第28册，第202—203，226页。

⑤ 周昌晋撰：《福建鹾政全书》卷上《盐课·细盐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8册，第777页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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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食盐管理的变革是福建官府为解决具体时空下财政、盐政、市场问题而提出的应对策略，历次

改革面对的社会经济环境、涉及到的利益群体以及能够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都有所不同，因此，即便是

同一趋势的改革都可能因场或因区而异。福建盐场制度的变迁过程和机制就有上三场、惠安场及浔

浯三场等三种情况；而对场外盐生产的管理及征税，漳州、泉州和福宁州的方法也都不一样。不过，综观

明代福建食盐管理的改革可知，财政和市场是影响食盐生产管理状况及其制度变迁背后的两种重要

力量。

国家财政体制演变是影响福建食盐生产管理目的及方法变迁的主要因素，财政需求变化是食盐生

产管理改革的直接原因。开中法的运行是在实物财政体制下，国家解决地方军饷需求的途径之一。正

统三年搭中法的推行及天顺元年上三场灶户种类划分，都是为了确保福建开中法顺利运作，满足实物财

政下某项粮饷需求。正统八年、十三年浔 浯三场盐课改折的目的之一是满足泉州沿海军饷需求。弘

治至正德年间盐课定额、折银化改革则是在官府无法控制食盐产运销和灶户丁产的情况下，为确保盐

课、盐税征收而进行的改折。而随着国家财政白银化及财政压力加大，嘉靖朝以降福建官府逐渐将场外

盐纳入管理体制，向场外盐生产征收盐税。国家财政体制的转变，也促成福建食盐生产管理逻辑从管理

人和盐，到只向灶户征收盐课而不过问生产，再到只根据食盐生产活动征税而不管食盐生产者户籍的

转变。

市场则是影响食盐生产管理制度运作及其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市场机制是私盐盛行、官盐滞销、商

人不愿意报中福建各场食盐的原因，也是导致正统、天顺年间福建官府直接干预食盐生产、供应等策略

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了与市场机制相违背的管理制度难以有效运作。而官府从直接干预生产，

到放任生产，再到对制盐行为征税而不干预生产的管理变化，是从放任市场对食盐生产调节到认可并利

用这种调节的过程，也是国家对市场认识逐渐加深的一个过程。食盐生产管理方式的演变在很大程度

上是国家不断调整其与市场关系的一个体现。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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